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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活哨官遭殴打 
 

  话说冒得官回家之后，嘱付太太把女儿扎扮停当，又收拾了一间房屋，将

家中上下人等统通交代清楚。他自己一路出来，先送信给统领的小戈什，托他

务必将此事拉拢成功，感德匪浅。自己却躲在一个朋友家去过夜。 

  却说统领向例，每天这顿晚饭是从不在家吃的，托名在外面应酬，其实是

天天在秦淮河里鬼混。这天到了下午，仍旧坐轿出门，先在船上打牌，又到钓

鱼巷里吃酒。约摸应酬到十一点多钟，毕竟心上有事，便先吩咐打轿回去。小

戈什的心上明白，预先叮嘱轿夫，叫他把轿子一直抬到冒得官的公馆跟前，打

门进去。羊统领假充酒醉，跟了进来。此时冒家上下都是串通好的，当把他一

领到小姐房中，众人一哄而出。统领等房中无人，才上前同小姐勾搭。听说这

一夜总共问了冒小姐不少的话，冒小姐只是不答，赛同哑子一样。羊统领以为

他是害羞，所以并不在意。 

  良宵易过，便是天明。羊统领正在好睡的时候，忽听得大门外有人敲门，

打的震天价响，随后接着有人出来开门。这进来的人分明是个男人声气。羊统

领虽然是个偷花的老手，到了此时，不禁心中害怕起来，生恐是小戈什误听人

言，以致落了他们的圈套，连忙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察看动静，听了听，只听

得房间外面有人低低的说话。于是羊统领格外疑心，正想穿起长衣，轻轻拔去

门闩，拿在手中，预备当作兵器，可以夺门而出。说时迟，那时快，羊统领在

里面各事停当，走到门前，又侧着耳朵听了一听，谁知反无动静，于是心上更

为惊疑不定。想要开门，一时又不敢去开，只得呆呆站立在门内，约摸站了有

两刻钟之久。冒小姐业亦披衣下床。此时冒小姐棠睡初醒，花容愈媚。羊统领

越看越爱，不禁看出了神，忘其所以，轻轻说得一句道：“天还早得很为甚么

不再睡一会儿？”冒小姐亦不理他。却不料这一问早被门外一个人听见， 用手

指头轻轻把门叩了两下，亦说道：“天还早得很统领为甚么不再睡一会儿？”

羊统领一听门外有男人说话，这一吓非同小可！但是说话的声音很熟，一时想

不起是谁，怔在那里半天喘不出气来。还是冒小姐爽快，连忙迈步近门前，伸

手将两扇门豁琅一声拉了开来，说了声“有话让你们当面讲”。羊统领起初还

当是小姐过来拉他的却不料有此一番举动。房门开处，朝外一望，只见一个男

人直僵僵的朝着房门跪着不动。那人低着头，亦看不出面貌。羊统领满腹狐疑

更是摸不着头脑。正在两难的时候，幸亏门外跪的人先开口道：“沐恩在这里

伺候老帅。难得老帅赏脸，沐恩感恩匪浅！”说完这两句，抬起头来听统领吩

咐话。羊统领仔细一看，认得他是冒得官，直弄得毫无主意。只听得冒得官又

说道：“丫头还不过来帮着我求求统领！”一言未了，他女儿亦跪下了。 

  羊统领至此方才恍然大悟，见他们跪着不起，知道没有歹意，急忙的一手

去拉冒得官，一手去拉小姐，嘴里说道：“你们这番好意我都晓得。此刻我要

回去彼此心照就是了。”冒得官起来之后，又请一个安，说道：“全仗老帅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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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其时脸水早点心都已齐备。羊统领只揩了一把脸，立刻要走，冒得官父

女两个拉着，抵死不放，定要统领吃过点心再去。羊统领无奈，只得每样夹了

一点吃了方才走的。冒得官又赶出门外，站过出班，方才进来。 

  自此以后，羊统领便天天到他家走动。又过了两日，却把冒得官传了去问

过仔细，见了制台，替他竭力的洗刷。制台一心修道还来不及，那里有工夫管

这闲事，便也不去追问。统领回来，便借了一桩事，把朱得贵的差使撤掉还不

算，又要斥革他的功名，办他的递解。朱得贵急了，到处托人替他求请。冒得

官便挺身而出，说：“我去替你求情。”见了统领鬼混了一阵，统领非但不革

他的功名，并且还赏他一封信，叫他到四川良大人标下去当差。一个好人全做

在冒得官身上。这朱得贵非但不恨他，而且还感激他，这便是狡猾人的作用。 

  话分两头。且说羊统领在江南久了，认识的人亦就渐渐的多了。而且他南

京有卖买，上海有卖买都是同人家合股开的，便有他现在南京一爿字号里做挡

手的一个人，其人姓田，号子密，是徽州人，生的又矮又胖，但是头发不多，

只拖了一根极细极短的辫子，因此众人就适他一个表号叫“田小辫子”。这田

小辫子做了十几年的挡手，手里着实有钱。近来忽然官兴发作，羊统领便劝他

道：“如要做官，捐个同、通到江南来，有我的面子，无论那个道台跟着托

托，差使是一定有的。”无奈田小辫子在南京住久了，磕来碰去的官，道台居

多；他便有心爬高，官小了不要做，一定要捐道台，他自己拿钱捐官，朋友是

不好止住他的，只好听其所为。等到上兑之后，便把店中之事料理清楚，又替

东家找了一个人拦手，他便起身进京引见。 

  他东家往来的人都是官场，他在官场登久了，而且一心一意又酷慕的是

官，官场的规矩应该是在行的了，谁知大廖不然。不要说别的，单说他进京引

见的时候，有人请他上馆子吃饭，他到的晚了，大伙儿已入了座，还有叫的条

子亦在那里。他进门之后，见了人就作揖。见了相公亦是作揖。后来人家问

他： “怎么你见了相公要如此恭敬？”他说：“我看见他们穿着靴子， 我想

起我在南京的时候， 那些局子里当差的老爷们都是天天穿着靴子的，我见了他

们，疑心他们是部里的司官老爷才从衙门里下来。他们做京官的是不好得罪

的。横竖‘礼多人不怪’，多作两个揖算得甚么！” 自己做错了事，人家说说

他，他还不服。诸如此类的笑话，也不知闹出多少。 

  等他到省之后，齐巧这江南的藩司、粮道、盐道统通换了新人，他一个也

不认得。这天大早，头一个上制台衙门，到了司、道官厅上。人家是晓得制台

脾气的，总要打过九点钟才上衙门。他一进官厅，就在炕上头一位坐下。后来

等等大家不来，他便不耐烦，独自一个坐在炕上打盹，穿首簇新的蟒袍补褂，

身子一歪就睡着了。睡了一会，各位候补道也有有差使的，也有没有差使的，

霎时间络络续续来了五六十位。号房看见别位大人来到，方才把他推醒。他一

只手揉眼睛，却拿一只手满身的乱抓，说是炕上有臭虫，把他咬着了。说话间

定睛一看，一见来了许多人，把他吓了一跳。幸亏全是候补道，其中也有认得

的，也有不认得的。连忙下炕，一一招呼。招呼之后，正待归坐，却见一个人

走了进来，也是红顶花翎，朝珠补褂。他却不认得这人是谁，见了面，一揖之

后，忙问：“贵姓？”那人说：“姓齐。”接下来又问：“台甫？”旁边走上

来一位候补道，是羊统领的熟人，曾经托过他招呼田小辫子的；这位候补道忙

把田小辫子一拉，说了声：“这是方伯。”田小辫子连忙应声道：“原来是方

翁先生，失敬失敬！”藩台也不理他，径自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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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挡口，外面又进来一个人，大家都认得是两淮运使，新从扬州上省禀

见的。众人见了，一齐都招呼过。独有田小辫子又顶住问“贵姓、台甫”， 运

司说了。接着又问“贵班”，运司亦看出他是外行，便回了声“兄弟是两淮运

司”。谁知田小辫子不听则已，及至听了“运司”二字，那副又惊又喜的情

形，真正描画不出。陡然把大拇指头一伸，说道：“啊哟！还了得！财神爷来

了！”大众听了他的话都为诧异，就是那位运司亦楞住了。只听得田小辫子说

道：“你们想想看：两淮运司的缺有名的是‘一个钟头进来一个元宝’一个元

宝五十两；一天一夜二十四个钟头，就是二十四个元宝，二十四个元宝就是一

千二百两。十天一万二千两，一个月三十天，便是三万六千两。十个月三十六

万，再加两个月七万二，一共是四十三万二。啊唷唷！还了得！这们一个缺，

只要给我做上一年就尽够了！“他正说得高兴，忽然旁边有他一个同寅插嘴

道：“有如此的好缺，怎么给人家做人家还不肯要呢？”众人忙问：“给谁谁

不要？”那人说道：“就是那个唐什么先生，不是有旨意放他这个缺， 他一定

要辞不做吗？”又一个人说道；”唐某人呢，本来是个大名士。做名士的人不

免就把银钱看轻些，任你是甚么好缺也都不在他心上。而且现在的这个运司缺

亦比前差了许多。”田小辫子道：“任他缺分如何坏，做官的利息总比做生意

的好。”众人见他说的穷形尽致，也不理他。 

  停了一刻，约摸已有十点打过，制台布老祖前应做的功课一一停当，方才

出外见客。头一班司、道进见。田小辫子是初次禀到的人，于是随着一同进

去，见了制台。一切礼节全是隔夜操练好的，居然还没有大错，不过一件毛病

不好，是爱抢说话，无论制台问到他不问到他，他都要抢着说。幸亏这位制台

是位好好先生，倒也并不动气。见过一面之后，第二天藩司上院就说他的坏

话，说他是生意人出身，官场上的规矩都不懂得。制台道：“还好，尚不失他

的本色。这种人倒是老实人，是不会说假话的。而且他在南京年代多了，有些

外头的事情我们不晓得，倒好问问他。究竟他还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谅来不敢

蒙蔽我们。”藩台见制台如此，亦没有别的说话。等到公事回完，只好退了下

来。 

  第二天又一同上院。凑巧同见的有营务处上的一位道台。制台朝着这位道

台道：“现在营制太不讲究。这以羊某人所带的几营而论：有一营一半是德国

操，一半是英国操；又一营全是德国操，忽然当中又搀了些长苗子。这长苗子

是我们中国原有的，如今搀在这德国操内，中又不中，外又不外，倒成了一个

中外合璧。我兄弟年纪大了，有些事情怕心烦，总要诸位费心帮帮忙。羊某人

也是马马糊糊的。你们总得说说他才好。还有此一件习气最不好：我每逢出

门，看见街上有些兵都把洋枪倒掮在肩膀上，那一头也有拴一把雨伞的，也有

挂一双钉鞋的，真正难看！”制台说到这里，那个营务处道台还没有答腔，田

小辫子抢着说道：“不瞒大帅说：职道在敝居停羊某人营里看得多了，德国操

的洋枪都是倒掮的，大帅倒不必怪他。”制台听了，也不去理他，只同那个营

务处上的道台说话。 

  一会又说道：“新近有个大挑知县①上了一个条陈，其中有些话都是窒碍

难行，毕竟书生之见，全是纸上谈兵。这些营务事情，如非亲身阅历，决不能

言之中肯。”田小辫子又插嘴道：“职道跟敝居停羊某人相处久了，有年职道

同敝居停谈起这件事，职道拟过几条条陈，很蒙敝居停说好。明天倒要抄出来

送给大帅瞧瞧。”制台道：“你有什么见解，尽管写出来。”田小辫子又答应

了“是”。等到院上下来， 便把从前在店里专管写信的一位朋友请了来，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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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议。他自己拿嘴说，那个朋友拿笔写。写了又写，改了又改，足足弄了十六

个钟头，好容易写了一个手折；其中又打了几个补钉。 

  ①大挑知县：清制：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挑选一等的以知县，二等

的以教职，六年举行一次，以使举人有较宽的出路，叫做大挑。 

  到了次日上院，齐巧这日制台感冒，止辕不见客。田小辫子扑了一个空，

心中甚是怏怏，便同巡捕官说道：“我是来递条陈的，与别位司、道不同。老

帅既不出来见客，可以带我到签押房里独见的。”巡捕官道：“老帅今天连老

祖跟前的功课都没有做，此刻刚正吃过药，蒙着两条棉被在那里出汗。早有过

吩咐，统通不见，请大人明天再过来罢。”田小辫子无奈，只得闷闷而回。谁

知制台一连病了五天，就一边止了三天辕门。田小辫子要见不能见，真把他急

得要死。 

  到了第六天，制台的病稍为好些。因为江南地方大，事情多，不好不出来

理事，于是由两三个跟班的架着，勉强出来会客。田小辫子跟了一班司、道进

见。自然是藩台同着盐、粮二道说话，问：“老帅今天可大安了？”制台道：

“病是好了，不过觉着没有气力。到了我这样的年纪，算算不大，怎么一病之

后， 竟其如此无用？” 别人尚未开口，田小辫子先抢着说道：“老帅白天

忙，晚上忙，时晨有早晨的公事，夜里有夜里的公事；人有多少精神，禁得起

如此的磨呢！老帅总要保养保养才好！”他说的原是真话。不料这位制台上房

里一共有十一个姨太太，听了他话，一时误会了意，沉吟了半天，忽然说道：

“老兄的话很不错。但是兄弟姬妾虽多，这两年因为常常在老祖跟前当差，一

直是斋戒的，怎么还会生病？”田小辫子连忙接口道：“职道说的公事是老帅

天天办的公事，并不是⋯⋯”说到这里，也咽住了。 

  制台见他说话莽撞，心上好不自在，半天不响，正想端茶送客，忽然田小

辫子站起来，从袖筒管里掏出一个手折，双手奉上制台，说道：“这是上回老

帅吩咐拟的条陈，职道已经写好了五六天了，带来请老帅过目。”制台说了半

天的话，早已力倦神疲，恨不得他们即刻出去，好到上房歇息。偏偏田小辫子

要他看条陈。他要待不看，无奈他是好好先生做惯的了，一时又放不下脸来。

只好打起精神，把手折接了过来，挣扎着大略看了一遍；两手拿着手折，禁不

住瑟瑟的乱抖。藩台怕他劳神，便说：“大帅新病之后，不可劳神，条陈上的

事情过天再斟酌罢。”谁知田小辫子拉了藩台袖子一把，道：“兄弟这个条

陈，是大帅五六天前头吩咐的。”一面说，一面又跑到制台面前，拿手指着条

陈，说道：“大帅，条陈不多，只有四条。大帅请看这第一条。”此时制台正

被他弄得头昏眼花，又见他自己离位指点，毫无官体；本来就要端茶送客的，

如今见他这个样子，倒要看看他的条陈如何再讲。但是头里发晕，虽然带了眼

镜，也是看不清楚，便道：“你说给我听罢。”田小辫子一听大喜，忙把手折

接了过来，双手高捧，站在地当中，高声朗诵。未曾念满三行，已经念了好些

破句：原来替他做手折的人，其中略为掉了几句文，所以田小辫子念不断句。

制台听了不懂，便问大众：“诸公懂他的话不懂？”各位司、道都不言语。 

  制台道：“你老实讲给我听罢，不要念了。”田小辫子便解说道：“职道

的第一条条陈是出兵打仗，所有的队伍都不准他们吃饱。”制台道：“还是要

克扣军饷不是？俗语说的好，‘皇帝不差饿兵’，怎么叫他们饿着肚皮打仗

呢？” 田小辫子道：“大帅不知道，这里头有个比方：职道家里养了个猫，每

天只给他一顿饭吃，到了晚上就不给他吃了，等他饿着肚皮。他要找食吃，就

得捉耗子。倘或那天晚上给他东西吃了，他吃饱了肚皮就去睡觉，便不肯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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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在拿猫比我们的兵，拿耗子比外国人。要我们的兵去打外国，断断乎不

可给他吃得个全饱，只好叫他吃个半饱，等到走了一截的路，他们饿了，自然

要拚命赶到外国人营盘里抢东西吃。抢东西事小，那外国人的队伍，可被我们

就吵乱了。”制台道：“不错，不错。外国人想是死的， 随你到他营盘里抢东

西吃。他们的炮火那里去了？我看倒是一个兵不养，等到有起事来，备角文书

给阎王爷，请他把‘枉死城’里的饿鬼放出来打仗，岂不更为省事？”说完，

哈哈一笑。田小辫子虽然听不出制台是奚落他的话，但见制台的笑，料想其中

必有缘帮故，于是脸上一红，说道：“这个道理，是职道想了好几天悟出来

的。” 

  制台听他说的话开味， 合也不觉劳乏， 反催他说， 道：“第一条我已懂

得了，你说第二条。”田小辫子见制台要听他条陈，更把他喜的了不得，连忙

说道：“前头第一条讲的是陆师。这第二条讲的是炮台。现在我们江南顶吃重

的是江防，要紧口子上都有炮台。这炮台上的大炮是专门打江里的船的。职道

有一个好法子：是教这炮台的兵天天拿了大千里镜把这江里的路看清。譬如外

国人的船是朝着西面来的，我们就架上大炮朝着东面打去；倘若是朝着东面来

的，我们就朝着西面打去。这叫做‘迎头痛剿’、万无一失。至于或南或北，

都是如此。”制台道：“炮台上的炮不打江里的敌船打那一个？难道拔转来打

自己的人不成？至于炮台上的人，原该应懂得点测量的；等到看见了敌船，东

西南北，对准水线，亦要算准时刻，约摸船还未到的前关一秒钟或两秒钟，三

秒钟，就得把炮放出。等到炮子到那里，却好船亦走到那里，刚刚碰上，自然

是百发百中，万无一失。天下那里有但辨方向，不论远近，向海阔天空的地方

乱开炮的道理？ 况且放一个炮要多少钱， 你也仔细算算没有？”田小辫子见

制台正言厉色的驳他，又当着各位司、道面上，一时脸上落不下，只好强辩

道：“职道所说的‘迎头痛剿’，原说的是对准了船头才好开炮。”制台道：

“等到船头对准炮门已来不及了；等到炮子到跟前，那船早已走过，岂不又是

落了空？总之，不懂得情形还是不要假充内行的好！”田小辫子被制台驳的无

话可说，于是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一声也不敢啊。 

  此时制台同他驳了半天，虚火上来，也有了精神了，索性叫他再把后头两

条逐一解说出来。田小辫子只得又吞吞吐吐的说道：“第三条是为整顿营规起

见，怕的是临阵退缩，私自逃走， 或者在外头闹乱子闯祸。照职道这个法子，

就不怕他们了。” 制台道：“有什么高明法子？倒要请教请教。”田小辫子

道：“职道也不过如此想，可行不可行，还求大帅的示下。”制台道：“快

讲！不要说这些费话了！”田小辫子道：“凡是我们的兵，一概叫他们剃去一

条眉毛。职道想这眉毛最是无用之物，剃了也不疼的。每个人只有一条眉毛，

无论他走到那里，都容易辨认。倘若是逃走以及闹了乱子，随时拿到就可正

法，是断乎不会冤枉的。”制台道：“从前汉朝有个‘赤眉贼’，如今本朝倒

有了‘无眉兵’了，真正奇闻！你快一齐说了罢！”田小辫子只得又说道：

“这第四条是每逢出兵打仗的时候，或是出去打盐枭， 拿强盗， 所有我们的

兵，一齐画了花脸出去。”制台道：“画了花脸，可是去唱戏？”田小辫子

道：“兵的脸上画的花花绿绿的，好叫强盗看着害怕。他们老远的瞧着，一定

当是天神天将来了，不要说是打强盗，就是去打外国人，外国人从来没有见

过，见了也是害怕的。”制台道：“你的法子很好，倒又是一个义和团了！”

田小辫子把脸一红道：“职道虽然没有见过义和团，常常听北边下来的朋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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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团里的打扮， 有些都学黄天霸的模样。职道现在乃是又换一个样儿，是照着

戏台上打英雄的那些花脸去画，无论什么人见了都害怕的。” 

  田小辫子只图自己说得高兴，不提防制台听了他的条陈，竟其大动肝火，

顿时唾了一口道：“呸！这样放屁的话，也要当作条陈来上！你们诸公听听，

传出去岂非笑谈！江南的道台都是如此，将来候补的一定还要多哩！”田小辫

子还当制台有心说笑话，同他呕着玩耍，便亦笑嘻嘻的凑趣说道：“江南本来

有个口号， 是：‘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制台不等他说完，便接口

道：“像你这样的候补道，本来只好比比驴子！婊子！再稍微上等点的人，你

就比不上！”其时藩台等人见制台说话说的长远了，恐怕他累着又要犯毛病，

上了年纪的人是经不起的。况且这位制台是忠厚惯的，今忽一旦动了真火，田

小辫子又是个市井无赖，不晓得甚么轻重的，生恐他两个人把话说抢，将来不

好收场。于是不等端茶碗，便一齐站立告辞。制台一面送他们，还一面数说田

小辫子。此时田小辫要强辩也不敢强辩了，于是跟着大众一块儿出去。 

  走到外面，将要上轿，便有他的相好埋怨他这个条陈今天是不应该上的；

劝他的人，就是他的同寅赵元常。他便拉了赵元常袖子，自己分辩道：“我那

里有工夫上这捞什子！这原来是大帅他自己问我要的。他问我要，我怎么好说

不给他？而且条陈上不上在我，用不用由他，他也犯不着生这样大气，拿人不

当人！ 人家的官小虽小， 到底也是个道台，银子一万多两呢！”赵元常见他

的为人呆头呆脑，说的话不伦不类，又想到制台刚才待他的情形，恐怕事情不

妙。赵元常本是羊统领的知交，田小辫子到省，羊统领曾托过他，说：“田小

辫子是个生意人，一切规矩都不懂得，总得你老哥随时指点指点他才好。”所

以这赵元常才肯埋怨他，劝他不要多讲话。后来他不服赵元常的话，赵元常也

生气，便趁空回了羊统领，说：“田某人太不懂事，总得统领自己把他叫来开

导开导才好。”羊统领本来同他很关切的，当时一口应允，说：“等我马上关

照他。” 

  齐巧这日阴天很有雨意，羊统领没有事情做，便叫差官拿了片子把一向同

在一起的几个道台，甚么孙大胡子、余荩臣、藩金士、糖葫芦、乌额拉布、田

小辫子一共六位，又面约了赵元常，通统宾主八位，同到钓鱼巷大乔家打牌吃

酒。赵元常因另有事情，说明白去去再来。羊统领却自己坐了轿子先去吃烟。

这大乔同羊统领也有三年多的交情了，见面之后，另有副肉麻情形，难描难

画。一霎时亲热完了，所请的七位大人也陆续来了。当下先打牌，后吃酒。 

  却不料那田小辫子田大人新叫的一个姑娘，名字叫翠喜，是乌额拉布乌大

人的旧交。乌额拉布同田小辫子今天是第一次相会，看见田小辫子同翠喜要

好，心上着实吃醋。起初田小辫子还不觉得，后来乌大人的脸色渐渐的紫里发

青，青里变白。他是旗下人，又是阔少出身，是有点脾气的。手里打的是麻雀

牌，心上想的却是他二人。这一副牌齐巧是他做庄，一个不留神，发出一个中

风，底家拍了下来。上家跟手发了一张白板，对面也拍出。其时田小辫子正坐

对面，翠喜歪在他怀里替他发牌，一会劝田小辫子发这张牌，一会又说发那张

牌。田小辫子听他说话，发出来一张八万，底家一摊就出。仔细看时，原来是

北风暗克，二三四万一搭，三张七万一张八万等张。如今翠喜发出八万，底家

数了数：中风四副，北风暗克八副，三张七万四副，八万吊头不算，连着和下

来十副头，已有二十六副，一翻五十二，两翻一百零四，万字一色，三翻二百

零八。乌额拉布做庄，打的是五百块洋钱一底的么二架，庄家单输这一副牌已

经二百多块。乌额拉布输倒输得起，只因这张牌是翠喜发的，再加以醋意，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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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 顿时拿牌往前一推，涨红了脸，说道：

“我们打牌四个人，如今倒多出一个人来了！看了两家的牌，发给人家和，原

来你们是串通好了来做我一个的！”翠喜忙分辩道：“我又不晓得下家等的是

八万。你庄家固然要输， 田大人也要陪着你输。”乌额拉布道：“自然要输！

你可晓得你们田大人不是庄，输的总要比我少些？”翠喜道：“一个老爷不是

做一个姑娘，一个姑娘不是做一个老爷，甚么我的田大人！你们诸位大人听

听，这话好笑不好笑！” 

  田小辫子看见乌额拉布同翠喜倒蛋，心上已经不愿意。他本是个“草

包”， 毫无知识的人， 听了翠喜的话， 便也发话道：“‘中正街的驴子，谁

有钱谁骑！’乌大人，你不要这个样子！”乌额拉布见田小辫子说出这样的话

来，便也恼羞成怒，伸手拿田小辫子兜胸一把，那一只手就想去拉他的辫子。

幸亏糖葫芦眼睛快，说道：“别的好拉，他的辫子是拉不得的！共总只剩了这

两根毛，拉了去就要当和尚了！”乌额拉布果然放手。说时迟，那时快，田小

辫子也拉住乌额拉布的领口不放。只听得田小辫子骂乌额拉布“乌龟”； 乌额

拉布亦骂田小辫子“田鸡”。田小辫子说：“我做田鸡总比你当乌龟的好

些！”当下你一句，我一句，两人对骂的话，记也记不清。这日打牌的人共是

两桌，大众见他二人扭在一处，只得一齐住手，过来相劝。其时外边正下倾盆

大雨，天井里雨声哗喇哗喇，闹的说话都听不清楚。大家劝了半天，无奈他二

人总是揪着不放。乌额拉布脸上又被田小辫子拿手指甲挖破了好两处，虽然没

有出血，早已一条条都发了红了。羊统领虽然是武官，无奈平时酒色过度，气

力是一点没有的，上前拉了半天，丝毫拉不动二人。又想，“ 倘或被他二人一

个不留神， 误碰一下子， 恐怕吃不住。”便自己度德量力，退了下来。后来

好容易被孙大胡子、赵元常一干人将他俩劝住的。乌额拉布坐定之后，方觉得

脸上火辣辣的发疼；及至立起走到穿衣镜跟前一看，才晓得被田小辫子挖伤了

好几处，明天上不得衙门，见不得客，心上格外生气。一面告诉别人，一面立

起身来想找田小辫子报复。其时田小辫子已被赵元常等拖到别的屋里去坐。乌

额拉布见找他不到，于是又跺着脚骂个不了。羊统领道：“乌大哥脸上的伤，

可惜是田小辫子挖的；倘或换在相好身上，是相好拿他弄到这个样儿，乌大哥

非但不骂他，而且还要得意呢。”说的大家嗤的一笑。 

  其时天已不早。外面雨势虽小了些，依旧淅淅沥沥下个不了。羊统领便吩

咐摆席。正要叫人去请田、赵二位大人，只见赵元常独自一个进来，说田小辫

子不肯吃酒，一个人溜回去了。羊统领只好随他。于是大家入座，商议着明天

上院，叫人替乌额拉布请了三天感冒假，好在钓鱼巷养伤。 

  席面上正说着话，忽见外面走进四五个人来。为首的浑身拖泥带水，用一

块白手巾扎着头，手巾上还有许多鲜血。走进门来，一见统领，便拍托一声，

双膝跪地，口称：“军门救标下的命！”羊统领一见之下，不觉大惊失色，心

上想：“刚才他们打架的时候，并不见有他在内。怎么他的头会打破？”正在

疑疑惑惑，又听那个人说道：“标下伺候军门这多少年，从来没有误过差事；

就是误了差事，军门要责罚标下，或打或骂，标下都是愿意的。如今凭空里添

了个外国上司，靠着洋势，他都打起人来，这还了得！标下是天朝人，虽说都

司不值钱，也是皇上家的官，怎么好被鬼子打！标下今年活到毛六十岁的人

了，以后这个脸往那里摆！总得求求军门替标下作主！”说罢，又碰了几个

头，跪着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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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统领还不明白他的说话，便问：“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你说在我这里当

差，怎么我不认得你？你好好一个人，怎么会叫外国人打？总是你自己不好，

得罪了他了。”那人道：“标下在新军左营当了十八年的差。军门有时出门或

者回来，标下跟着本营的营官接差送差，军门的面貌早已看熟的了；平时没有

事，标下又够不上常到军门跟前伺候你老人家，军门那里会认得标下呢？至于

外国人那里，标下算得忍耐的了。他说外国话，标下也学着说外国话对答他，

并没有说错甚么，他抢过马棒就是一顿。现在头上已打破了两个大窟窿，淌了

半碗的血。军门不替标下作主，标下拚着这条老命不要，一定同那鬼子拼一

拼！” 

  其时台面上的人算孙大胡子公事顶明白，听了那人的话，没头没脑，心上

气闷得很，急忙插嘴问道：“你到底是谁？叫个甚么名字？ 怎么会同外国人在

一块儿？ 说明白了好叫你军门大人替你作主。”羊统领到此，亦被孙大胡子一

言提醒，帮着催他快说。又见那个人回道：“标下叫龙占元，是两江尽先补用

都司，现在新军左营当哨官。五天头里，标下奉了营官的差遣，同了本营的翻

译到下关迎接本营的洋教习。那知一等等了五天，连个影子都没有。偏偏今天

下大雨，标下以为下雨那外国人总不会来的了；正因等的不耐烦，就跑到一个

朋友家去躲雨。那晓得正是下大雨的时候，轮船正拢码头。标下听见轮船上放

气，赶紧跑到趸船上去看；只见外国人站在那里生气，说天下雨把他行李弄潮

了。诸位大人想想看，是天下雨湿了他的行李，又不是人家弄潮他的。标下因

为他是外国人，制台大人尚且另眼看待，标下算得甚么东西。当时就赶紧上前

周旋他。他一连问了几句话，标下又赶紧的答应他。不料标下周旋他倒周旋坏

了。他咭咧呱啦说的是些甚么话，标下还一句不懂，他已经动了气，拿起腿来

朝着标下就是两脚。标下说：‘有话好说，你犯不着踢人。’他也不听见，顺

手就把标下手里的马棒抢了过去，一连拿标下打了十几下子，以致把头打破。

标下说的句句真言。诸位大人不相信，现今翻译同了标下同来，他就是个见

证。” 

  说到这里，跟他来的人当中，便有一个衣服穿的略为齐全的， 走上来朝着

羊统领打了一个千， 自称他是营里的翻译：“一向少来替军门请安。今天是被

龙占元龙都司拉了来替他做见证的。”羊统领见他打千，也只把身子略欠了一

欠，仍旧坐下，问他道：“怎么好端端的会叫洋教习打他？洋教习说些甚么？

他是怎么回答的？”那翻译便凑前一步，道：“回统领的话，龙都司实实在在

被洋人打的可不轻，头都打破。他说的话，一字儿不假。至于他为了甚么捱

打，却要怪他自己不会说话。”羊统领道：“是啊， 外国人断乎不会凭空打他

的， 总是他自己不好。”此时龙占元跪在地下， 听见翻译说他不是， 统领怪

他不好，直把他气的脸红筋胀，昂着头，噘着嘴，一个人赌咒。 

  羊统领也不理他，便催翻译快说。翻译回道：“千不是，万不是，总是老

天爷今天下雨的不是。如果不下雨，洋人的行李不会弄潮，就没有这场事了。

偏偏轮船拢码头，偏偏下大雨。那洋人的行李从轮船上般到趸船上，虽然一跨

就过，搬行李的人又没有拿伞，不免弄潮了些。洋人的脾气亦实在难说话，到

了趸船上，就跳着脚骂人。等他骂过一会子，没有人在他跟前，他也只好罢

手。齐巧龙都司要去讨好，上去同他拉手，周旋他。好洋人的脾气是越扶越醉

的。不理他倒也罢了，理了他，他倒跳上架子了。龙都司同他拉手，他不同他

拉，却把他的手一推，瞪着眼睛打着外国话问他。你不会外国话，不理他也就

罢了，偏偏这位龙总爷又要充内行，不晓得从那里学会的，别的话一句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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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单单会说‘亦司’一句。洋人打着外国话问他：‘你可是来接我的不

是？’龙都司接了一声‘亦司’。洋人又问：‘既然派你来接我，为甚么不早

来？你可是偷懒不来？’龙都司又答应了一声‘亦司’。洋人听了他‘亦司亦

司’， 心上愈觉不高兴。又问他道：“‘你不来接我，如今天下雨，你可是有

心要弄坏我的行李不是？’这时候，我们懂得外国话，都在旁边替他发急。谁

知他不慌不忙又答应了一声‘亦司’。洋人可就不答应了。他手里本来有根棍

子的，举起棍子兜头就打，谁知用力过猛，棍子一碰就断。彼时洋人气不过，

一面嘴里骂他，一面就伸手把他手里的马棒夺了过来，没头没脸就是一顿。等

到头已打破，他嘴里还在那里‘亦司亦司’。真正把我们旁边人气昏了！后来

好容易把洋人劝开。等到雨下小些，叫了马车，连人连行李一齐替他送回家

去。我们这里大家都怪龙都司说：“你同洋人说话， 怎么只管说‘亦司亦司’

一句？ 如今为这‘亦司’上可就吃了苦了。我们说话，他还不服， 说：‘我

们官场上向来是上头吩咐话，我们做下属的人总得“是是是”，“着着着”、

如今我拿待上司的规矩待他， 他还心上不高兴，伸出手来打人，真正是岂有此

理！’现在洋人已经回家去了。龙都司因为捱了洋人的打，而且头亦打伤，心

上不甘，特地奔到军门公馆里喊冤。到了公馆里，晓得军门在这里，所以又赶

了来的。” 

  羊统领听完了一席话，不禁紧锁双眉，把头摇了两摇，说道：“我就晓得

你们这些人不安本分，专门替我惹乱子！好端端的，外国人那里，你又去得罪

他做什么？”龙占元道：“标下怎敢得罪外国人。他打标下却是打得不在

理。”羊统领道： “你要怎样？” 龙占元道：“求大人伸冤。” 羊统领尚未

答言，毕竟孙大胡子老奸巨猾，忙替羊统领出主意道：“人已经被外国人打

了，你有甚么法子想，你去替他伸冤？终究是我们自己人不好。他不去躲雨，

轮船一到，他就把外国人接了下来，自然没得话说。如今是他自己误了公事，

反说外国人不讲情理，这场官司就怕打到制台跟前，非但打不赢，而且还要弄

出交涉重案。我们现在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人

已打了，外国人不来问你的信，总算有你的脸了。如今反要生出是非来，我看

很可不必！”一席话提醒了羊统领，立刻把脸一沉，朝着龙占元发落道：“本

营营官派你去接洋教习，没有叫你去躲雨；你偷着去躲雨，以致外国人的行李

没人照应，自然要弄潮的了。这要怪你自己不好，外国人打你是应该的。以后

当差使都这样的误事还了得！”一面说，一面回头吩咐同来的翻译，叫他回去

同营官说：“叫他另外派人。这龙哨官，我非但撤去他的差使，而且还要重

办，以为妄言生事者戒！”翻译听了羊统领的吩咐，只好答应着。可把龙占元

急死了，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口称：“军门开恩！标下以后不敢生事了，如

今也不求伸冤了。”羊统领道：“你们众位请听，他到如今还说他自己冤枉。

‘不到黄河心不死’， 我一定不能饶他！明天我还要把外国人请了来，叫他看

我发落！”龙占元一听不妙，又连忙磕头，连忙改口，又求“诸位大人可怜标

下，替标下好言一声罢！” 羊统领又问他：“冤枉不冤枉？” 龙占元回称：

“不冤枉。”又问：“该打不该打？”回称：“实在该打。”羊统领见他自己

认了不是，还不肯放他，叫同来的翻译把他带回去交代给营官：“倘或三天之

内，外国人不来说话便罢；倘有一言半语，我是问他要人的！”龙占元至此方

才无话可辩，又磕了一个头起来，含着眼泪，抱头而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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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却说羊统领虽然喝退了龙占元，只因他凭空多事，得罪了洋教习，深怕洋

教习前来理论，因此心上很不自在，又加以田小辫子同乌额拉布两个人吃醋打

架，弄得合席大众，兴致索然。于是无精打彩，草草吃完，各自回去。 

  第二天羊统领特地把田小辫子请来，先埋怨他不该到制台面前上条陈， 弄

得制台不高兴， 又怪他不该同乌某人翻脸：“过天我替你俩和和事；不然，天

天同在一个官厅子上，彼此见面不说话，算个甚么呢！”田小辫子毕竟是做过

他的伙计，吃过他的饭的，听了他的话，心上虽然不服，嘴里不便说甚么，只

好答应着。 

  又过了两天， 羊统领见洋教习不来找他说甚么， 于是才把心上一块石头

放下。后来龙占元是本营营官又上来回过羊统领，求统领免其看管，并且不要

撤他差使。当时又被羊统领着实说了他许多不好，看他本营营官面上，暂免撤

差，只记大过三次，以儆将来。龙占元又亲自上来叩谢。羊统领吩咐他道：

“现在的英文学堂满街都是，你既然有志学洋话，为甚么不去拜一个先生，好

好的学上两年？一月只消化上一两块洋钱的束脩，等到洋话学好了，你也好去

充当翻译，再不然，到上海洋行里做个‘康白度’①，一年赚上几千银子，可

比在我这里当哨官强得多哩。要照现在的样子，只学得一言半语，不零不落，

反招人家的笑话， 这是何苦来呢！” 龙占元道：“回军门的话，标下从前总

共读有三个月的洋书。通学堂里只有标下天分高强，一本‘泼辣买’②，只剩

得八页没有读。后来有了生意就不读了。过了两年，如今只有‘亦司’这一句

话没有忘记，满打算借此应酬应酬外国人，不提防倒捱了一顿打。这一下子可

把标下打苦了！到如今头上还没有好，以后标下再不敢说洋话了。倘若再学会

两句，标下有几个脑袋，又是马棒，又是拳头，这不是性命相关吗？”羊统领

听了，点点头道：“不会也罢了。完完全全做个中国人，总比那些做汉奸的

好。”龙占元于是又答应了几声“是”，然后退了出来。 

  ①“康白度”：葡萄牙语，即买办。 

  ②“泼辣买”：英语，文法。 

  这里羊统领便想仍到钓鱼巷相好家摆一台酒，以便好替乌、田两个人和

事。两天头里写了知单，叫差官分头去请。所请的无非仍旧是前天打牌吃酒的

几个，其中却添了两位：一位是赵大人，号尧庄，乃广西人氏，说是制台衙门

的幕府。还有人说：制台凡遇到做折子奏皇上，都得同他商量，制台自己不起

稿，都是他代笔。全省的官员， 文自藩司以下，武自提、镇以下，都愿意同他

拉拢。然而他面子上极其不肯同人家来往，坐在那里总不肯同人说话。不晓得

是架子大呢， 亦不晓得是关防严密的缘故， 望上去很像有脾气似的。他的官

虽是知府，只有道台以上的官请他吃饭， 他或者还肯赏光。就是道台，亦得要

当红差使的；倘或是黑道台以及他同寅以下的官，都不在他心上。人家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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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他只是仰着头，脸朝天，眼睛望着别处。别人问三句，回答一句，有时候

还冷笑笑，一声儿也不言语，因此大众都称他为“赵大架子”。这回羊统领请

他，他晓得羊统领上头的声光极好，而且广有钱财，爱交朋友，所以请帖送

去，答应肯来。又一个姓胡，号筱峰，行二，也是捐的道台班子。有人说他父

亲曾经当过“长毛”， 后来投降的，官亦做到镇台。胡筱峰一直在老人家手里

当少爷。脾气亦并非不好，不过他的为人，一天到晚，坐亦不是，站亦不是。

人家要静，他偏要动。说起话来，没头没脑。到人家顶住问他，他又说到别处

去了。知道他底细的人，都叫他“小长毛”。后来人家同他相处久了，摸着他

的脾气，又送他一个表号，叫他为“胡二捣乱”。 

  且说胡二捣乱这天因为羊统领请他在钓鱼巷吃花酒，直把他乐的了不得。

头天晚上就叫管家开箱子把衣服拿好。其时是四月天气，因为气节早，已经很

热，拿出来的衣服是春纱长衫，单纱马褂。当天晚上忽下了两点雨，清晨起

来，微微觉得有点凉飕飕的，他又叫管家替他拿夹纱袍子，夹纱马褂。扎扮停

当，专等羊统领来催请。羊统领请的是晚饭，他忘记看帖子，以为请的是早

饭，所以一早就把衣服穿好了。等了一回，不见来催，又把他急的了不得，动

问管家：“羊统领请客可是今天不是？不要你们记错了！”官家回：“不错，

是今天。”隔夜虽然下了几点雨，第二天仍旧很好的太阳。胡二捣乱在公馆里

前院后院，前厅后厅跑了十几趟，一来心上烦燥，二来天气毕竟热，跑得他头

上出汗，夹纱袍子，夹纱马褂穿不住了，于是又穿了件熟罗长衫，单纱马褂，

里面又穿了件夹纱背心。此时已有晌午，还不见羊统领来催。又问管家：“到

底是甚么时候？”当中有一个记得的， 回了声：“请的是晚饭。” 胡二捣乱

骂了声：“王八蛋！为什么不早说！”于是仍在自己家里吃中饭。 

  好容易捱到三点半钟，到这时候，熟罗长衫也有些不合景了，只得仍旧换

了春纱长衫，单纱马褂。刚要出门，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于是仍旧回转上

房，在抽屉里翻了半天，翻出一个鼻烟壶来，说道：“街上驴马粪把人熏的实

在难受，有了这个就不怕了。”等到坐上轿子，谁知鼻烟壶是空的，又叫管家

回去拿烟。管家拿不到，好容易自己下轿方才找到。走到半路上，又想起未曾

带扇子，不及回家去取，幸亏街上有信扇子铺，就下轿买了一把。一回又想到

早晚天气是凉的，晚上回去要添衣服，于是又吩咐管家回家去把小夹袄拿了

为，预备晚上好穿。如此者往返耽搁，及至到钓鱼巷已经有五点多钟了。幸亏

止到得一个主人，其余之客一个未到。胡二捣乱到处捣乱，人家同他没有甚么

谈头的。同羊统领见面之后，略为寒暄了两句，便也无话可说。羊统领自去躺

下吃烟。胡二捣乱便趁空找着姑娘捣乱，也不顾羊统领吃醋，只是捣乱他的。

捣乱了半天，恨的那些姑娘们都骂他为“断命胡二”。胡二捣乱只得嘻着嘴

笑。后来端上点心来，请他吃点心，方才住手。 

  又歇了一回，请的客人络络续续的来了。羊统领见田小辫子、乌额拉布二

人到了，便拉了他俩的手，说了许多的话，又给他二人一家作了两个揖，说：

“你二位千万不要闹了。大家都是好朋友，独有你二位见面不说话，好像有心

病似的，叫人家瞧着算什么呢！”其时田小辫子颇有愿和之意，无奈乌额拉布

因为脸上挖的伤还没有好，一定不肯讲和。禁不起羊统领再三朝着他打拱作

揖，后来又请了一个安，旁观那些客人亦帮着着实说，乌额拉布方才气平。大

家都派田小辫子不是。羊统领叫他替乌大人送了一碗茶，两个人又彼此作了一

个揖，各道歉意，方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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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时已有七点半钟了，羊统领数了数所请的人却已到齐，只有制台幕府赵

尧庄赵大架子没有到。后来想叫差官去请，又怕他正陪着制台说话，恐有不

便，只好静等。谁知一直等到九点钟才见他来。他是制台衙门里的阔幕，人人

都要巴结他的。大概的人，他不过略为把手拱了一拱，便一手拉了余荩臣到烟

铺上说话，连主人都不在眼睛里。后来摆好席面，主人就来让坐，他方同主人

谦了一谦。主人手执酒壶，又等了好半天，一直等他把话讲完，方才起身入

座。主人连忙敬他第一位。他又让了一句道：“还有别位没有？”余荩臣道：

“这里并没有第二个人僭你尧翁的。”赵大架子也不答言，昂然据首座而坐，

其余的人亦就依次入座。 

  通台面上只有余荩臣当的差使顶阔，而且钱亦很多。新近制台又委了他学

堂总办，常常提起某人很能办事。余荩臣便趁这个机会托人关说，求大帅赏他

一个明保，送部引见。制台虽然应允，但是折子尚未上去。余荩臣又打听得制

台凡有折奏，都是这赵大架子拿权，因此余荩臣就极意的拉拢他。赵大架子的

架子虽大， 等到见了钱，架子亦就会小的。当初也不晓得余荩臣私底下馈送他

若干，弄得这赵大架子竟同余荩臣非常知己。这时候到了台面上，赵大架子还

只是同余荩臣扳谈，下来再同主人对答两句，余下的人，他既不悄理人，人家

亦不敢仰攀他同他说话。在钓鱼巷吃酒是要叫局的，赵大架子恐怕有碍关防，

一定不肯破例，主人只得随他。其他宾主每人只叫得一个，亦为着赵大架子在

座，怕他说话的缘故。因此这一席酒人虽不少，颇觉冷清得很。 

  赵大架子吃了两样菜，仍旧离座躺在炕上吃烟。余荩臣是同他有密切关系

的，便亦离座相陪。后来主人让他归位吃菜，他始终未再入席，摇摇头，对余

荩臣说：“这般人兄弟同他们谈不来的。”余荩臣得了这个风声，便偷偷的关

照过主人，叫他们只管吃，不要等了。赵大架子吃烟，自己不会装。余荩臣虽

然不吃烟，打烟倒是在行的，当下幸亏他替赵大架子连打了十几口，吃得满屋

之中烟雾腾腾。霎时菜已上齐，主人又过来请吃稀饭。赵大架子又摇头， 说：

“心上怪腻的慌，不能吃了。” 余荩臣也陪着不吃。主人深抱不安。席散之

后，又走过来道歉，又说：“虽外替赵大人、余大人留了饭。”赵大架子回

称：“谢谢。”说完这句，立起身来想要穿了马褂就走。余荩巨晓得他不愿久

留，便让他同到自己相好王小五子那里去坐，赵大架子点头应允。两人一同出

门。其时主人早已穿好了马褂，候着送了。一时别过主人，同到王小五子屋

里。王小五子接着，自然另有一副场面。余荩臣立刻脱去马褂，横了下来，又

赶着替赵大架子打烟。王小五子赶过来替他代打，余荩臣还不要。一连等赵大

架子又抽过七八口，渐渐的有了精神，两手抱着水烟袋，坐在炕沿上想要吃

烟。余荩臣忙叫王小五子过来替他装烟。此时余荩臣一见房内无人，便把身子

凑前一步，想要同赵大架子说话。赵大架子忽然先问道：“荩翁，托你安置的

两个人，怎么样了？”余荩臣道：“兄弟早同藩台说过，一有调动，就委他两

人前去。”赵大架子道：“还要等几个月？”余荩臣道：“现在正在这里替他

俩对付着看。有两处就在这几天里头期满，不过几天就要委他们的，那里用着

几个月。你老先生委的事，岂有尽着耽搁的道理！”余荩臣这时候本来想请赵

大架子过来商量自己事情的，不料赵大架子同他说安置人的话，自己的事倒弄

得一时不好开口，只得权时隐忍着，仍旧竭力的敷衍。又叫王小五子备了稀

饭，留赵大架子吃。赵大架子推头有公事，还要到衙门里去，余荩臣不好挽

留，自己的事始终未曾能够向他开口。临到出来上桥，便邀他明天晚上到这里

吃晚饭。赵大架子道：“看罢咧；如果没有公事，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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